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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视角下的维也纳咖啡馆
——以《梦幻故事》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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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维也纳咖啡馆形塑着奥地利和维也纳独特的人文气质。“咖啡馆作家”的代表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在小说《梦幻故事》（Traumnovelle）中便多次提及维也纳咖啡馆，它的存在不仅推动剧情发展，其背后蕴含的场所

精神也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通过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可以更好地理解《梦幻故事》中的维也纳咖啡

馆在当时社会承载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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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nna Café in the Perspective of Apollonian Spirit and Dionysian Spirit 
--Taking “Dream Stor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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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Viennese cafes shape the unique human temperament of Austria and Vienna. Arthur Schnitzler, 

a representat ive of the“café writers” ,  has mentioned the Viennese café many t imes in his 

novel Traumnovelle, whose existence not onl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but also has 

a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behind it. Through Nietzsche’s“Apollonian 

Spirit” and“Dionysian Spiri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Viennese café 

in“Traumnovelle”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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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奥地利重要的文化景观，维也纳咖啡馆形塑着奥地利和

维也纳独特的人文气质。时至今日，它更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朝圣”，普通游客通过它一窥维也纳的城

市品格，文学爱好者们则可以在这些咖啡馆内与那些曾经在此创

作、辩论的文学家们产生精神互动。可以说，维也纳咖啡馆不仅

仅是咖啡馆，它背后的文化属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今都对人们

都产生了复杂的感召、归属和认同作用。

在国外，对维也纳咖啡馆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文化学范畴的研

究。奥地利建筑学家古斯塔夫·古吉茨（Gustav Gugitz.）的《维也

纳咖啡馆：一段文化及场所史》[1]阐释维也纳咖啡馆在历史中所承担

的作用，后来则有更多的人将这种研究延伸到现代社会，探讨在市

民社会中咖啡馆的文化功能，并对19世纪末维也纳咖啡馆异常繁荣

的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乌拉·海泽（Ulla Heise）的《咖啡和

咖啡馆：一部文化史》[2]，辛西娅·A. 克里玛（Cynthia A. Klíma）

的《维也纳咖啡馆和世纪末文化》[3]；还有学者对19世纪末的维也

纳咖啡馆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如安东·库（Anton Kuh）的《文

学咖啡馆的时代精神》[4]、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

的《“中央咖啡馆”的理论》[5]和巴特尔·F ·辛许贝尔（Bartel F. 

Sinhuber）的《维也纳咖啡馆文学家》[6]相较于国外，国内对维也纳

咖啡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以介绍性为主，如李雪涛的

《维也纳的咖啡馆》[7]，雷颐的《维也纳咖啡馆的革命家》[8]等。

总的来说，对于维也纳咖啡馆的研究最初大多集中在对咖啡

的引入，咖啡馆的历史沿革、经营以及在咖啡馆聚集的名人的研

究上，其作为文学讨论与创作场所的功能则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年

才慢慢进入人们视线，以咖啡馆为主要创作地的“咖啡馆文学”

逐渐被视为奥地利文学的重要一支。但是，这类文学乃至整个奥

地利文学作品中的咖啡馆母体却是被忽视的。本文试图分析“咖

啡馆作家”代表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梦幻故

事》（Traumnovelle）中的咖啡馆母体，通过文学作品理解维也

纳咖啡馆所蕴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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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也纳咖啡馆的场所精神

（一）维也纳咖啡馆的文化属性

自17、18世纪之交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诞生后，咖啡便迅速

得到了维也纳人的青睐，到了18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已经随

着城市的扩张而普遍化。咖啡馆不仅仅是消费咖啡的场所，更为

形形色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谈、辩论、读报或是写作

的空间，由此形成的咖啡馆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文化。2011

年，维也纳咖啡馆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其文化和传统领域的意义得到肯定。

正如波尔加在《“中央咖啡馆”理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

的意义大体上更适合一些厌世，但又不完全与他人脱离交往的

人。因此，他们去咖啡馆，以与现实保持联系。[9](P2) 这也导致维也

纳咖啡馆自诞生以来，就是奥地利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地，作家们

在此可以维持自身精神的独立性，保持对社会的敏感性。

施尼茨勒是奥地利19世纪咖啡馆文学家的代表之一，1862年

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医学世家的施尼茨勒，虽然跟随父亲的意愿走

上了医学的道路，但是青年施尼茨勒却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更大的兴

趣，葛林施泰德咖啡馆（Café Griensteidl）便是是他青年时期经常

光顾的咖啡馆，1847年由药剂师海因里希·葛林施泰德（Heinrich 

Griensteidl）创办，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包括阿图尔·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理查德·比尔 -霍夫曼（Richard Beer-

Hofmann）、菲力克斯·撒尔滕（Felix Salten）、雨果·冯·霍

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等人在内的名为“青年维

也纳”的作家团体，他们经常于此碰面交流，促进彼此的文学事业

发展。咖啡馆不仅是作家们交流的场所，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灵

感，这里的客人、咖啡、装饰等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市民社会风

俗画，有意无意地成为文学创作中的故事背景、情节发展之场所，

兼具象征意义，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体。

（二）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人们自发式地聚集于维也纳咖啡馆，它逐渐成为人们共享的

公共空间。维也纳咖啡馆何以提供形形色色的客人一个共同的身

份和情感寄托，使彼此之间或强或弱的关联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

身份认同感，并成为维也纳城市精神的代表，借助尼采《悲剧的

诞生》中的美学思想，对维也纳咖啡馆的场所精神的内核理解将

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

巴赫迈尔（Helmut Bachmaier） 教授在《咖啡馆文学家》

（Kaffeehausliteraten） 一文中便提出了这种有趣的关联，即运用

尼采的生命哲学基本思想解释维也纳咖啡馆的精神作用，他挖掘

出咖啡馆所具有的酒神精神，一种消弭个人界限的集体精神。[10]

(P240) 伊莎贝尔·曼特（Isabell Mandt）则引申他的理论，认为咖啡

馆也同样具有阿波罗式的日神精神。在这种精神内核的影响下，

人们在咖啡馆这一相对独立的空间内，可以适当摆脱外部世界的

压力和规约，继而“肯定现实，摆脱对全能的妄想”。[9](P3)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对概念源自尼采在早期著作《悲剧的

诞生》中对古希腊悲剧和艺术的起源及驱动力问题的探讨。他以

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为象征，日神精神代

表外部显象，是各种造型艺术、道德和制度的结合；酒神则象征

内在隐象，体现着完整的自我抒发与个体解放。这对概念将人们

引入梦幻和迷醉的美学世界，作为一对基础的、对立的的生命力

量驱使艺术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二、《梦幻故事》中的咖啡馆

19世纪末的维也纳社会是施尼茨勒文学创作的素材库，他

热衷于无所顾忌地展现市民阶级的社会矛盾，即使是市民阶级的

性道德这类禁忌话题他也毫不避讳。创作于20世纪初的《梦幻

故事》（Traumnovelle）便围绕一对市民阶级夫妇的婚姻展开。

在看似稳定、忠诚的婚姻关系中，男女主人公对自己未能实现的

性冲动坦白，因而变得疏离。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冒险行为之

后，男主人公仍无法将自己从市民阶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是

回归到了婚姻生活的常规道路上。而咖啡馆这一特定场所在小说

中多次出现，无形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

（一）维也纳咖啡馆与日神精神

主人公费多林在妻子坦白精神出轨后又经历了伯爵参事的离

世和参事女儿的告白，他逃离似的走出伯爵家。沿着大街穿过市

政厅广场，在回家前决定先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找个安静的

角落再待上半小时。妻子艾贝婷的忏悔无疑侵犯了费多林的男性

自我形象，市民阶级的行为规范却阻止他做出出格的行为，最终

他选择走进一家咖啡馆。

“他在夜晚的大街上来回飘荡……最后，果断地踏进了一家普

通的咖啡馆，就像是抵达了长久追寻的目的地。这是家舒适的咖啡

馆，维也纳风格的老式装修，不很大，光线恰到好处，这时间没什

么人。”[11]P4319世纪末的维也纳，市民阶级的规训压制了一切有悖

伦俗的行为，个体独立自觉的意志统治着行为，主人公费多林需要

以适度、稳定的方式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感，咖啡馆无疑是一个

稳妥、安全的逃离现实的避难所。进入咖啡馆后，“角落里有三位

绅士在玩牌”，侍者为费多林拿来了杂志和晚报，费多林在报纸上

随意地翻阅当日的新闻：波西米亚小镇被毁坏的德语招牌、君士坦

丁堡的铁路修建会议、破产的公司、服水银自杀的女子…… “所有

这些日复一日、枯燥尤味的悲剧与琐事，在费多林身上起了一种镇

静和清醒的作用。”这使他感到“既舒服又安稳”。[11](P44)

这种由他人与自我、客观现实世界与主观梦境世界构成的矛盾

体便是费多林的镇静剂，外在表象激发了费多林“作壁上观”式的

个体意志，在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中达到情绪的升华。这种自我

认同感的建构通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援引的叔本华唯意志哲

学中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um individuationis）得以解释。个体

化原理使人们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客观化，这种有限认识下的事物

被尼采称之为外观（Schein），尼采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精神来

比喻表象世界，“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

象”。[12](91) 日神精神所创造出的梦幻世界的一切光明、美好给予在

现实苦难中的人们保持平静和信心的精神力量，周国平将这种力量

总结为“个体的人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13](P4) 

正是咖啡馆所特有的日神精神无形中驱使费多林前往“定神”，

它一方面给予试图远离现实世界的人们一个重视精神产物的世界，以

经验一个梦幻、完美的状态；另一方面，咖啡馆又为人们保留了现实

世界的附着力，咖啡馆内往来客人制式的活动和单一的背景噪音，作

为纯粹的日常性是可感知的，[9](P4)它们又将个体拉回现实世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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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具有的日神精神在赋予人们一个梦幻、完美的状态的同时又具有

一个微弱的界线，它通过适度的克制与粗糙的现实区分。[12](P91)

夜深了，费多林最终突破防线，在好友南丁格尔的介绍下参

加了郊区的神秘舞会。经历了激情与迷乱的冒险后，费多林被马

车送回了熟悉的城市。下马车后，“他继续沿若街道走向城里。几

辆市场送货车从他身后出现，又越过他隆隆而去、他不时经过衣

着寒酸的穷苦人。对他们来说，一天的忙碌已经开始，一间咖啡

馆橱窗边的桌子上，煤气灯微微发光，一个脖子上围着围巾的胖

男人坐在那，趴在双手上睡觉。”[11](P87) 此时，咖啡馆内的微光和

小憩的穷苦人都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咖啡馆是洞见现实社会的

橱窗，它所呈现的如绘画般的造型艺术也是日神精神的艺术表达

形式，此时主人公并未身处咖啡馆之中，而是在远处漠然注视着

它，如同注视着一副风俗画。其呈现的疏离感将主人公又拉回了

形式、界限与节制构成的阿波罗世界。在咖啡馆的一瞥后，之后

的情节也围绕着主人公市民阶级自觉意识的回撤而发展，故事结

尾，主人公夫妇又回到市民阶级克制理性的婚姻生活之中。

（三）维也纳咖啡馆与酒神精神

维也纳咖啡馆不同于一般咖啡馆的地方在于，它首先是人们

会面、交谈、娱乐消遣的地方，其次才是喝咖啡的场所。因此，维

也纳咖啡馆通常会营业至深夜，而夜晚又赋予了咖啡馆一层浪漫、

迷乱的属性。《梦幻故事》起始于夜幕降临，夜晚意味着迷乱和纠

缠，随着夜深，与早晨作为纠缠的克服形成对比。黑暗和光明，迷

惘和和启蒙，自然的无意识和明亮的日间意识形成了一种张力。

费多林在深夜的咖啡馆遇见了医学院的同学南丁格尔，在寒

暄与交谈中，南丁格尔向他介绍了一个神秘的舞会，这时，日神

精神带来的均衡、适度的个体愉悦感逐渐无法满足费多林，一种

酒神精神下的情感放纵在费多林与南丁格尔在咖啡馆中的互动中

逐渐被激发出来。最终，费多林不受抑制地要求去参加南丁格尔

口中的秘密舞会，彼时他的克制与理性已被抛到脑后，压抑在内

心的欲望试图寻找释放。咖啡馆作为开启集体式疯狂的场所并非

偶然。根据巴赫迈尔教授的理论，“咖啡馆给予个体对集体的归

属感，使它们遁入一个更为庞大的个体。咖啡馆作为替代性整体

（Ersatztotalität）而得到生命哲学基础的地位，就如同尼采意义

上的“原一”，使得自我消融在其中。”[10](P240) 因此，咖啡馆的酒

神精神体现在场所的集体属性，其中看似无关的人、事、物形成

一个集合，给予个体一种支持，使个体在此放弃对集体的防御，

进入到失去主体性的范围之中，达到内在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南丁格尔本是费多林在医学院的同学，如今

却成为一名靠弹钢琴挣钱的自由职业者，这晚恰好在费多林光顾

的咖啡馆演奏钢琴。两人的偶遇和南丁格尔这的身份设置并非作

者施尼茨勒无意为之。施尼茨勒在自传中就谈到了他对瓦格纳的

喜爱，尤其是他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一些衍生文献也多次研究了歌剧《特里斯坦

与伊索尔德》在施尼茨勒的小说《通往自由之路》（Der Weg ins 

Freie）中的意义，瓦格纳的音乐对施尼茨勒的影响是无法忽视

的。此处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尼采正是受瓦格纳的歌剧鼓舞而写

下《悲剧的诞生》，在尼采的著作中，音乐是以酒神精神为主的

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音乐是无形的艺术形式，它消弭了人们的

个体边界，独特的感染力将人们引入集体性的狂喜和迷醉状态。

在《梦幻故事》中，施尼茨勒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南丁格尔

的人物背景，勾勒出一位不受世俗约束的音乐家形象，可以说南

丁格尔正是一位尼采口中的“醉艺术家”，[12](P93) 甚至是酒神的

化身，而他作为钢琴家出没的咖啡馆，也正是酒神精神的承载之

所。除了咖啡饮品、陈设、装修、信息交换这些有形的事物，音

乐作为无形的元素，长久以来都是咖啡馆不可或缺的组成。但是

不同于诸如音乐厅、剧院等正式场合，音乐并不是咖啡馆的主

角，而仅是充当背景音的作用。可以相信，不会有客人在咖啡馆

里煞有介事地分析背景音乐的节奏、音调等造型式的日神因素，

咖啡馆的客人则更多如主人公费多林一般，他们不刻意关注音乐

的存在，却已经在无形中受到其鼓舞，以“最高度地调动自己的

一切象征能力”。[12](P95) 最终奔赴一场癫狂的酒神庆典。

结语

维也纳咖啡馆的日神与酒神精神并不相矛盾。咖啡馆作为世

俗的场所满足了市民阶级精致体面且重视信息与评价的精神需

求，同时，进入咖啡馆的“无目的性”和其作为家与工作场所之

间“第三空间”的身份又营造出一种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在此，

个体方才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形成市民阶级的自我身份认同，这

种满足感与惬意感便是尼采笔下的日神精神。

另一方面，人们遁入咖啡馆的那刻，也预示着个体的消融，

和对集体的妥协，咖啡馆内无形的艺术性也强化了个体的消融。

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费多林起先不敢跨越市民阶级藩篱，但是

却在夜晚咖啡馆环境的熏陶下，最终踏入迷醉的群体放纵，实现

一种建立在集体身份认同之上的自我身份认同。

维也纳咖啡馆的风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迎合了当时主流

市民阶级的社会风气，在精致、积极的表面下又给予人们进入

“原一”状态的可能性，它的两面性是它持久保持吸引力的秘诀之

一，也造就了它独特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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